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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毯先生》：

谈钱伤艺术

近日，退出春节档的电影《我们一起摇太

阳》再度征战清明档。尽管在春节档的激烈角

逐中“被迫出局”，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韩延

“生命三部曲”的终章，《我们一起摇太阳》依旧

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叙事风格，呈现出鲜明的

现实主义特征。《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

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合称“生命三部曲”）是

韩延以重症患者为文本背景所创作的三部曲，

具有鲜明的作者风格和创作理念，契合着导演

对“死亡”的审慎思考：这些影片均关注罹患重

疾的青年群体，围绕他们与病魔殊死斗争的艰

辛历程，呈现他们的生活焦虑与生存困境，并以

温暖的笔触予以他们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流

露出真切的情感和深刻的价值观照。

▶作为隐喻的疾病：

揭露个体与家庭的生存困境

有关疾病叙事的影像书写在国产电影的创

作中方兴未艾，无论是展现白血病患者群像的

《我不是药神》，还是关注身患“阿尔茨海默症”

老年群体的《脐带》《妈妈！》，亦或是揭示艾滋病

患者窘境的《最爱》，这些作品都在疾病叙事中

以或温暖、或客观，或冷静的方式，展现对生命

情感和生命价值的表达，从而引发人们对社会

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而在艺术形式的包裹

下，“疾病”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中具有特殊

意旨的叙事元素，不仅指向“疾病”的表层含义，

还被赋予更深刻的“隐喻”意义。

（一）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癌症同性病/

艾滋病一样，成为丑陋、邪恶与禁忌的言说，长

久以来被艺术审美和想象“拒之门外”。所以，

在对患者形象的刻画上，大多数影片都选择在

视觉层面上弱化身体缺陷给人物带来的“丑

陋”，通过身体的“再魅化”改造患者在银幕上的

形象，塑造出种种奇特的身体景观。韩延对这

种范式似乎早已信手拈来，纤弱的身体、苍白的

脸庞和光头的造型尽管是塑造人物和情节递进

的必然，但也全力维护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生存

尊严。

而在《我们一起摇太阳》中，韩延却跳出以

往的窠臼，不再对患者的形象进行遮蔽与矫饰，

而是通过对细节的把控，真实地刻画疾病折磨

下身体的缺陷和丑陋。片中，尿毒症患者凌敏

因长期透析导致胳膊上千疮百孔，形成不可逆

的伤疤。为不影响美观，她无奈选择在当伴娘

时把伤口遮掉；“不能饮水过多”的医嘱让她的

嘴巴总是处于干裂状态；在“通瘘”过程中对胳

膊的反复拍打让她难忍剧痛，汗流不止……这

些细节的描摹将尿毒症的生活流汇聚到一起，

让观众了解到这一群体的真实境遇，在抒情表

意的叙事中揭露了疾病的表层含义。

（二）生存困境的内在隐喻。在与疾病的极

限拉扯中，敏感、痛苦、无助等情绪使患者产生

强烈的情感震荡，不可控的身体变化则倾轧了

影片主人公的生活，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滚

蛋吧！肿瘤君》中，失业和失恋双重打击让熊顿

的生活跌入低谷，突然确诊癌症又让她的生活

雪上加霜；《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韦一航经历

开颅手术之后，因恐惧“死神的降临”和旧疾复

发，变成沉默寡言的“丧”系青年；《我们一起摇

太阳》里的凌敏，为了享有更好的医疗资源选择

居住异乡，却被中介通知强制收房，声嘶力竭地

诉说着尿毒症群体的悲哀。

除了患者本人深陷生存困境外，在饱受“隐

喻污染”的疾病王国里，还潜藏着家庭关系的

“病变”。得知子女患病后，父母们总会“谈病色

变”：他们需要承受失独的隐忧、治疗中无法预

料的风险以及高昂医药费带来的经济负担。如

《滚蛋吧！肿瘤君》中的老崔承受中年丧子之

痛，是对当代社会底层父亲的聚焦；在《送你一

朵小红花》中，韦一航父母省吃俭用，母亲省吃

俭用、父亲兼职开专车、奶奶准备卖房治病，这

些都是“中国式家长”的缩影；而在《我们一起摇

太阳》中，凌敏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左右为难

处境，是多数夫妻面临“中年危机”的具象呈

现。吕途母亲经历丈夫早逝、孩子患病后，常常

将酒精当作麻痹自己的“精神催化剂”，是单亲

母亲在悲痛面前的挣扎与自我劝服……

▶自我/他者救赎：

疾病叙事中的“治愈”力量

作为闭合叙事的电影，“疾病”在推进故事

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使故事情节更为丰富完整，大部分疾病题材

的影片会选择把疾病的“治愈”过程当作主体，

从而让整个作品在叙事上变得更加完整。韩延

将疾病的“治愈”与主人公的“救赎”缝合，用强

烈的求生意志唤醒生命能量。

（一）在“梦境空间”里自我疗愈。韩延的

“生命三部曲”常以补偿机制来释梦，通过主人

公搭建的“梦境空间”来隐射人物的内心渴望，

实现精神世界的重构和救赎。《滚蛋吧！肿瘤

君》通过熊顿“脑洞大开”的想象世界/梦境空间

来建构世界。在表现熊顿与病魔斗争的场面

时，梦境中的熊顿和僵尸（病魔）殊死搏斗，与此

同时，现实生活中的梁医生作为熊顿的“拯救

者”正尽全力抢救。主观梦境和客观世界双重

“斗争”，使得熊顿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中均实现

了救赎，在“梦境空间”中完成了一段替代性的

讲述；《送你一朵小红花》对于“梦境空间”的搭

建则更为丰富，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平行时空是

韦一航潜意识的迂回表达，也是他为了规避疾

病的困扰，得以逃离的“治愈”空间。他对梦中

未知的、无法企及的时空充满了疑惑和向往，直

到马小远作为“解梦人”出现，韦一航才拨开了

梦境的迷雾：马小远就是韦一航想象中的理想

自我，与她相处的过程就是韦一航对自我认知

的不断深化，也是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

（二）“欢喜冤家式”的双向救赎。“生命三部

曲”采用经典爱情喜剧类型中“欢喜冤家”的模

式，讲述男女主人公是如何“不打不相识”，在斗

争过程中相互吸引，最终产生情愫的过程。《滚

蛋吧！肿瘤君》中的梁医生作为熊顿的“花痴对

象”，二人虽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永远乐

观向上的“熊顿精神”却让不苟言笑的梁医生露

出笑容；《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韦一航在马小

远的引导下积极面对疾病，打破了与父母之间

的隔膜，并以乐观洒脱的精神理念反哺处于癌

症晚期身心俱疲的马小远，展现了二人在成长

蜕变中的相互救赎。

《我们一起摇太阳》作为“生命三部曲”的集

大成之作，讲述了“没头脑”吕途和“不高兴”凌

敏——两个身患重症却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因

为一场善意的“婚姻交易”，机缘巧合地踏上了

一场充满爱与力量的“治愈”之旅。他们在低谷

中相逢相知、重拾希望，把爱情当作驱除痛感的

解药和逃离低谷的天梯：“中二的奥利给”口号

是他们彼此最朴实却又最有力量的打气方式；

经典歌曲《摇太阳》是他们乐观精神的折射，也

是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渴望；瓶盖上的“再来一

瓶”是二人面对窘境的奋起反抗。在疾病面前，

他们既没有“丧”也没有“躺平”，而是以不妥协

不放弃的生命态度，成为彼此的“太阳”，实现了

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死亡”的哲思：

对生命的敬畏书写

对“死亡”的思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也是

人们终将要面临的终极话题。显然，韩延的大

多数影片都是围绕着这一话题拉开序幕，在“向

死而生”的生命观下，他并没有对死亡避而不

谈，而是采用“患病－治疗/自救－死亡/痊愈”

的叙事逻辑，将悲剧的底色与主人公的乐观心

态相融合，让人物在历经苦难后对生命和死亡

有了新的解读：患者不再惧怕疾病带来的痛苦，

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失独父母在子女去

世之后也能拥有一条走出丧子之痛的自愈之

路。

《滚蛋吧！肿瘤君》中，当熊顿放飞的红色

塑料袋变成红色气球，意味着她已经以一种超

然的态度走向死亡、去追寻另一种意义上的自

由。在熊顿的葬礼上，她以提前录好的内心独

白当作主持词，以真情独白流露出她对死亡的

释然和对人生价值的积极阐释；《送你一朵小红

花》中，韦一航父母拍摄了名为“如果没有你，我

们怎么过”的短视频用以宽慰儿子，但也折射出

他们依旧热爱生活、重回生活正轨的决心，通过

“打直球”的方式扭转家庭关系的“病变”，达成

父子、母子关系的和解；《我们一起摇太阳》中没

有对死亡的描摹，也没有在春节档期间以“合家

欢”的大团圆结局收尾，没有借用艺术来虚构希

冀，这种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丰富的想象空间，

同时，也是对生活本真面貌的致敬。

纵观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他擅长将镜头

对准社会中的边缘群体，通过对现实鞭辟入里

的剖析，以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细致入微的生

活洞察，描摹着在“疾病”裹挟下社会边缘群体

的生命状态。追随疾病叙事视角，韩延以温暖

为底色，勾勒出社会重症患者的生存境遇，通过

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双向救赎”洞悉生命的真

谛，传达“向死而生”的超然生命观。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宏霞：

山西大学文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如果不是自杀式择期、宣发，如果选择一

个比较平淡的档期，作为一部艺术电影做好映

前目标观众的浸润式宣传，《红毯先生》本来的

命运很可能是一部票房二三亿，口碑尚可，转

年能收获一些奖项的作者电影。然而一个错

误接一个错误，像特洛伊老国王总是做出错误

的选择，最终被那匹命运吊诡的巨型木马将一

切碾碎，只留下一个令人难解的悲剧之谜。

在戏剧里，会将这种巨大的不可解释的力

量归于命运，2006年，“亚洲新星导”计划中，刘

德华在宁浩N个剧本中挑中了《疯狂的石头》，

像一个命运巨型的漩涡将宁浩不由分说地旋

入以票房见输赢的商业类型片的赛道，而在此

之前，宁浩的创作履历上三部前作《星期四，星

期三》《香火》《绿草地》明明昭示着一个颇具实

验风格的导演的艺术抱负。我其实一直很好

奇，宁浩那几个没被相中的剧本是怎样的，之

所以落选，是因为不够商业吗？如果人生有

AB面，如果没有当年的那部《疯狂的石头》，今

天的宁浩会是怎样的，兴许是个在业内小圈子

口碑还不错的艺术片导演，从这个意义上再去

看《红毯先生》的前前后后，像一次命运的轮

回，由刘德华的“金手指”开启的市场魔法光

环，又由刘德华收回去。

有些导演拍艺术影片，是因为不知名时投

资不够，而宁浩大约是真喜欢，他真正商业性

十足、完全类型化的电影说起来其实只有两部

《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我还记得《疯狂

的赛车》是在中影看的媒体场，片子比《疯狂的

石头》节奏更赶，但有些疲态，看完出来看见宁

浩在前厅站着，接受着友人的祝贺、媒体的采

访，在我的主观臆断里，他并不兴奋，有些疲

惫，兴许这样的成功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然后果然他开始不安于室，《无人区》《心

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每一部都在“拧巴”地

玩类型外衣、作者表达的平衡游戏，然而商业

市场里难得的“金字招牌”又岂能轻易弃之，好

在后来他有了坏猴子的类型片厂牌，目前看

来，几部新导的商业类型片市场收获都不错，

尤其是去年夏天跑出了冷门的票房黑马《孤注

一掷》。而宁浩自己的电影制片周期越来越

长，影片越来越晦涩深奥，闪现出越来越鲜明

的作者印记。其实这一点上宁浩和徐峥有点

像，他们都有非常敏锐的市场触觉与预判，从

他们的监制制片的片单即可看出，但他们又不

满足于此，在他们自己的导演作品里一直不放

弃融合类型与作者的“危险的游戏”，徐峥的

《囧妈》“拧巴”程度毫不亚于宁浩。

回到电影本身，不管是2月还是3月上映，

《红毯先生》已然预定了我心目中今年国片十

强一席，跟票房无关，只关于艺术。《红毯先生》

延续了《疯狂的外星人》立场不同、鸡同鸭讲的

存在主义命题，相较于《疯狂的外星人》的大而

失控，它小而完备，像只盈盈一握的麻雀玩偶，

雕工精细，着色考究，结构紧密，层层套叠，最

外层是大明星刘伟驰的体验生活之旅，内层是

导演要拍的那部农民父亲为女复仇的小成本

电影，最内层则是刘德华的电影人生，三层结

构互相叠加，互相映照，得到了钻石般的晶体

反射。与此同时，因为它是一部关于一个真实

存在的人的电影，又天然存在着另一个人文主

义的内在结构，同样是三层，外层是媒体刊载

的刘德华，中层是电影里的刘德华，内层是心

理层面的刘德华，每一层都直接采用了刘德华

的真实样本，整部电影像一个编码本，母代码

就是刘德华，你了解刘德华越多，就能从影片

中读取越多。

以刘伟驰的家庭设定为例，片中刘伟驰隐

婚又隐离，有一儿一女，这高度对应着香港媒

体多年来对刘德华家庭生活的臆测，扮演刘伟

驰太太是林熙蕾，她与刘德华曾经在电影《赌

侠大战拉斯维加斯》扮演夫妻，又对应着刘德

华从影多年的银幕绯闻情侣。金像奖上被人玩

的梗，熟悉刘德华的人都晓得他数十年对“影

帝”的执念，刘伟驰跟小助手的春宵一度却因为

他小心防备被偷拍而不欢而散，如果对应刘德

华四十年前的旧爱喻可欣多年来一直对媒体事

无巨细地讲述她与刘德华间床笫之欢的细节，

就能读出文本内外互相映照的更丰富的语义。

片中刘伟驰对短视频、直播的陌生疏离却被迫

跟从，对应春节前刘德华为《红毯先生》在董宇

辉直播里的努力融入却力不从心，更能使银幕

内外真幻之间产生跨时空的微妙互动。

最引人深思的一个段落是刘伟驰对养猪

农民释放善意，与农民拜把子，猪农将心爱宝

刀相赠，随后这把杀猪刀被助手扔掉，捡回刀

的猪农感觉受了侮辱，来找刘伟驰不得见，砸

了片场，打了导演。这段情节对应着刘德华与

粉丝杨丽娟的爱恨痴缠前后种种，正所谓兰因

絮果，一个善意的开始，最终收获一地鸡毛。

片中将过错归咎于助手“怎么不把刀扔远一

点”，显然并非如此，这次刀扔远了，那下一次

猪农再热情邀约呢，终究不免拒绝，明星与普

通人脆弱连接的破裂须臾可见。希冀破灭的

一刻，便是由爱生怨憎恨的一刻。若用杨丽娟

父亲的话说，一开始就不应该予人希望。片中

刘伟驰每一次纡尊降贵，试图与人为善，试图

与普通人发生链接，最终都会是一场伤害。猪

农找来跟刘伟驰理论时，他躲了，小助手还戒

指时，他也躲了，一切交给身边的助理、工作人

员，这是全片表现刘伟驰这个角色真正残酷的

一刻，他把私密的情感接触变成了一场公事公

办，他与人的交往都是单向度的，他只是负责

输出，而不负责接受回馈，他的善在这里被打

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杨丽娟死后刘德华看了很长时间的心理

医生，《红毯先生》中可以看出他很努力地去复

盘去理解这场悲剧，虽然直到最后猪农相赠的

猪坠楼而亡血溅当场，他最终还是没想明白何

以如此。有影评说刘伟驰这个角色人名缩写

了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三个名字，代表了香

港一代明星，然而《红毯先生》的故事如此个

人，是独属于刘德华的，只有刘德华数十年来

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正面

楷模，一个被人交口称赞的善人，一惯被港媒

骂作“凉薄”的梁周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困扰。

《红毯先生》中的隐喻简直俯仰皆是，较之

马、猪这些更显见的，我更喜欢的隐喻是刘伟驰

香港豪宅里的那棵树，它粗壮的枝干被围在雪

白的园林碎石里，明明是一棵茁壮的大树，却被

人为地做成了一种盆景，一种装置，失去了真实

的原生活力，变成了一件不无矫饰的观赏品。

一个圈里一个“木”，是个“困”字，这就是刘伟驰

这个人物的终极写照，鉴于一次电影新力量论

坛上，宁浩一直念叨着文字纪事与结绳纪事的

优劣得失，我不认为自己这是过分解读。

宁浩在采访中说《红毯先生》凝聚了很多

刘德华个人的体会与经历，《红毯先生》的得失

都在于此，它有太多刘德华的视点，却欠缺了

一些更宁浩的视点——第三人、局外人、更高

层面更深层面的视点。艺术电影造诣的终极

便是对人与世界的理解与认知，认知超过某个

天花板刻度的，我们才称之为“大师”与“杰

作”，在现象之下，《红毯先生》还欠缺一些关乎

本质的更新发现，将所有人声鼎沸中的不可交

流只归于数十年前就诞生的存在主义，将 21

世纪的新世界简单归结为“太阳之下无新事”

不免失之于艺术的惫懒，尤其是片中对新新人

类的描述不管是小助手还是短视频主播都不

免简单而概念化，像一身暮气的中老年人眯缝

着眼上下打量现在的小孩，在老人家的眼中，

他们不是鲜活的个体，只是奇奇怪怪不可理解

也不可掌握的危险存在。21世纪各个意见场

里的众声繁杂，一定与80年前萨特所体验所

描述的世界有些不同，如果看不到听不到，也

许是因为作者俯瞰的高度太高，没有蹲下来靠

近听、用心看。

因春节撤档引起舆论关注的《红毯先生》3

月15日重新在影院上映，与撤档时的沸沸扬

扬不同，影片重映近乎悄无声息，重映三天票

房仅600多万，片方对影片也少有宣传。看来

片方已放弃了当初“沟通，从来不晚”的信心，

“我们改天聊”也终究由一个约定变为了一句

客套。耐人寻味的是，“沟通”正是影片讨论的

主题。与影片在现实中与观众难以成功沟通

相似，片中的主人公也时时处于沟通的困境之

中。片内片外互文性的沟通失效，难免令人想

一探究竟。

一

“沟通何以失效？”

影片中的一句对白透露了根源：“身份不

同，年龄不同。”

身份意识是主人公刘伟驰困于沟通困境

的一大根源。

作为一个红了 40 年的明星，刘伟驰身上

有着明显的明星身份标签和明星身份意识。

明星的身份标签为他带来了诸多便利，让他几

乎能够无往而不利，顺利获取各种支持完成自

己的意愿，而强烈的明星身份意识则令他陷入

信息茧房，令他难以实现与外界的深入沟通。

影片故事主线是刘伟驰为拍农村题材影

片到农村体验生活。这趟旅程中，明星身份是

他得到村子里从村干部到普通村民欢迎的根

本原因。虽然他对村干部事先安排的参观线

路不满，但当他自己悄悄去到农户的养猪场，

养猪户热情接待他并把自己珍藏的刀送给他

的原因正在于“我也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村民对刘的反应显示出外界社会对刘其

实是友好的，但刘的身份意识则令其陷入了沟

通的困境。他明白外界对自己的关注，又时时

担心被人利用这种关注来谋利，尤其担心被人

偷拍破坏他的完美形象。因此他在与外界沟

通时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全方位自我保护的

防备状态。一个细节是他在体验生活时特地

选了一家三星级酒店。“三星级”他所能想象的

最底层，他想在此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却从未

想到真正的普通人或许与此还有差距，而其团

队在他入住前将酒店房间查了个遍，更显露出

他在体验生活时防备生活的矛盾。自我保护

的防备心态延续到他与女性的交往之中，便令

他在去往 Summer 房间时首先做的一件事就

是到处检查有无摄像头，甚至对一台扫地机器

人疑神疑鬼。

如果说刘身为明星的自我保护还可以理

解，明星意识带来的傲慢则彻底令他与普通人

失去了沟通的可能。前述养猪户曾给了他一

把珍藏的刀作为礼物，他当面接过，转身却就

扔到了路边。而养猪户发现自己的礼物被扔

之后，一怒之下便拉走了自己借给剧组的猪。

养猪户所愤怒的不只是一把被扔掉的刀，而是

一份不被尊重的心意。这种对普通人缺乏尊

重的明星意识也是刘伟驰与 Summer 彻底决

裂的根源。Summer从愿意邀他回房间到不愿

再为他发布信息，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沟通障

碍并非主导，更多还是身份的差别。

二

由不同年龄所带来的不同年代观念的冲

突所产生的沟通失效则是影片最值得回味的

部分。

作为在演艺圈红了 40 年的明星，刘伟驰

无疑代表着传统的明星形象（刘伟驰这一名字

本身就融合着三大香港明星的名字，人设与主

演刘德华更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与观众保

持着距离，随时注意在公众面前保持着自己的

完美形象。刘伟驰隐婚的设定直接源自刘德

华本人。这种做法在当初的演艺圈并不少见，

在今天却不再为公众所认可。

隐婚与否尚是小事，缺乏多元观念，无法

与年轻一代达成共识，才是刘伟驰与时代的致

命冲突。在为D站录短视频时，他一心追求形

象的完美，而年轻的Summer却希望他能显得

亲和，他教育 Summer 拍短视频也要认真，对

方却表示自己已非常认真。而他对此显然无

法理解。最具讽刺性的还是“虐马”风波的产

生。刘伟驰新拍的戏里有一段骑马摔倒的镜

头，导演本来打算用假马，刘却坚持要用真马

真摔。他的目的是想显示自己的勤奋敬业，不

料网友看到的却是马被摔倒。刘伟驰对此非

常难以理解：他一直担心被人偷拍影响形象的

事情并未发生，真正影响形象的反而是他自己

刻意散布的视频。他在回应采访中宁可捐款

也不愿道歉，不是因为道歉有多难，而是这触

及到了他的价值观：认真努力。正如他发出的

疑问：“努力有错吗？”他无法理解自己的努力

为什么会遭到指责，也就不愿意为此而道歉。

努力当然没有错。但相比过去只强调“戏比天

大“的努力，甚至不惜为拍戏而伤害人和动物

乃至景观的做法，年轻观众看待事物的角度更

为多元，无法理解这种多元，刘伟驰也就无法

与年轻人达成有效的沟通。

三

有时代观念的差异，更有身份意识的陷

阱，《红毯先生》在极简的镜头下冷静展现出传

统明星与当今社会难于沟通的困境，本可引人

思考，何以与观众的沟通又会失效呢？并非观

众对娱乐圈故事不感兴趣，而是影片所取的明

星视角难以被大众接受与共情。

尽管影片一直尽力保持着客观态度，但在

选择以明星刘伟驰为线索讲述故事时，刘伟驰

便成了影片的主要视角。这一视角给了明星最

大的话语权，解释了其每个行为的缘由，但却难

以令观众产生共情。毕竟，对于大部分观众而

言，相比高高在上的明星，那个对着观众喊

“666”的小主播，那个满心欢喜给明星送礼物却

被随手扔掉的小粉丝，那个为了一点工资绞尽

脑汁给明星处理危机的小公关更能让他们带入

和共情。对他们而言，刘伟驰长红40年的成就

已然高不可攀，再让他们去体会他不能得奖的

苦恼实在有些犯难。就连娱乐圈内部也未必对

刘有多少共情，毕竟，跟投资人喝酒的人不少，

但喝了酒便能拿到投资的并不多。

此前的上映中，片方曾称《红毯先生》是一

部优雅喜剧。“优雅”表明了影片淡淡的嘲讽姿

态，也令它保持了与观众的距离。片方曾说，

这是“一部因为与观众的交流而变得完整的作

品”，这场难说成功的交流或许正印证了影片

“难以沟通”的表达。而在这场失效的沟通中，

刘伟驰并非只是无辜者。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红毯先生》：

沟通何以失效？
■文/周文萍


